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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桃花流水自成溪。我从小生活的
乡镇名曰“桃溪”，那是个夹溪种桃建居
的地方，更是我心中的“桃花源”。

桃花之美，早在《诗经》里就被用来
借喻佳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有种
自诗中款款走出来的动态美。清代学
者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认为，此诗

“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
我在桃溪远眺，思绪片刻间穿越到

千年前、万里外。
桃溪的美最早源自传说。南朝宋

刘义庆《幽明录》有记载：东汉明帝永平
五年，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采药，迷不
得返，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
绝岩邃涧，永无登路，两人攀援而上，摘
桃充饥。食后下山取水，逆流得一大
溪，旁有二女子，资质妙绝，相见欣然，
遂留半年。辞别回家，问讯得七世孙。

仅读这区区百字，既令人心生向
往，又心碎不已。上世纪80年代初，浙
江文艺出版社把刘阮故事收进山海经
丛书《天台山传说》，在民间流传更广。

后来我见过武义宣平著名乡贤、中
国重彩工笔画大师潘絜兹作品《刘阮》，
甚为心折。潘先生早年随张自忠将军
抗战，后随常书鸿于敦煌临摹壁画，解
放后主持过山西永乐宫等壁画修复。
他笔下的人物描绘高古飘逸，山水配图
幽远清新，带有“恍如隔世”的自然意
韵。至今我仍珍藏着最初版的《天台山
传说》和《潘絜兹画集》。

蓦然回首，当年轻易抛撇的竟是弥
足珍贵的，如今再也无法找回来了。因
为凄美，所以难忘，极易触景生情。

北宋钱塘人周邦彦在元祐四年
（1089）自庐州府离任时曾写有“桃溪不
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的诗词。
作者借用“桃溪”“秋藕”两者对比，同时
又隐含“前度刘郎今又来”之意，切合旧
地重寻、佳人难觅的往事。

周邦彦也有《长相思·高调》“桃溪
换世，鸾驭凌空，有愿须成”词句，概括
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怀想。唐韩愈

《闻梨花发赠刘师命》：“桃蹊惆怅不能
过，红艳纷纷落地多”，北宋秦观《踏莎
行·郴州旅舍》：“桃源望断无寻处。可
堪孤馆闭春寒”，等等，用法均相同。

二

桃溪之所以让人无限遐思，还与
《桃花源记》的影响密不可分：“晋太元
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
远近。忽逢桃花林⋯⋯”桃溪的源头为

“桃花源”，虽然是陶渊明虚构的理想社
会，却对后世影响至深。

“桃花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笔下
的“常客”。清代王士禛曾说过：唐宋以
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韩退
之、王介甫三篇。

清代的翁方纲也认为“古今咏桃源
事者，至右丞而造极”。王维在十九岁
时，取陶渊明《桃花源记》题材创作了《桃
源行》，从首句“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
花夹古津”到尾句“春来遍是桃花水，不
辨仙源何处寻”，整篇进行了意境再造，
诗中有画。王维是南宗山水画之鼻祖，
首开诗画切换之先河。韩愈遂从画中得
诗，观桃源图画作后作《桃源图》诗，其中

“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名
句，后人又常以此入画。王安石《桃源
行》则别开生面，借“世上那知古有秦，山
中岂料今为晋”等经典诗句抒发自己的
政治理想。此外，张旭题作《桃花溪》、刘
禹锡写有《桃源行》、苏轼留下《和桃源
诗》等名篇佳作，同样影响深远。

其实，陶渊明还著有《桃花源诗》，
但这首桃源诗却不如其诗序《桃花源
记》出名，以至后人只记得诗序《桃花源
记》，而大多不知正诗《桃花源诗》。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历代画家笔
下的“桃花源”，成了最令人心驰神往的
山水画境。南宋陈居中《桃源仙居图
卷》为现存完整的最早的桃花源山水画
名作。明代文徵明、赵伯驹、仇英、蓝
瑛、陆治、周臣和清一代恽寿平、王翚、
石涛、黄慎、袁耀等大家都画有桃源图
名作流传于世，部分流失海外。石涛另
绘有《陶渊明诗意图册》，粗头乱服，文

笔墨色相得益彰，别有古意盎然生趣。
近代国画大师张大千晚年泼墨泼彩作
品《桃源图》2016 年以 2.7 亿港元的高
价成交，事实上张大千不少经典画作都
受到过《桃花源记》诗文和石涛笔墨的
深刻影响。

当然，古诗词中居多的“桃溪”仅是
表意，即桃花溪，与“桃花源”并无关联，
说白了，也就是桃花旁边的小溪。相关
的诗词，如唐王之涣《宴词》：“莫听声声
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宋林逋《梅
花》：“惭愧黄鹂与蝴蝶，只知春色在桃
溪”等，不一而足，寥寥几句写尽了桃花
溪的无穷魅力，是美景，也是乡愁，读来
意犹未尽。

三

“桃花源”也成了名胜地的最佳广
告语，一些与此搭得上千丝万缕关系的
地方都自诩为《桃花源记》的原产地。

到底谁是最正宗的“桃花源”？有
说是湖南常德桃源县桃花源，因古代桃
源县属于武陵，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
名”。又有说是重庆酉阳桃花源，因“旧
曾谙”的风景，拍出了影视剧《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又有说在安徽黄山黟县留
有遗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本是作者心
中向往的一个图腾，并非现实中的某个
具体地方。但传说多了，加上历史文化
的传承转化，后人围绕着这个心目中的

“桃花源”，一代代辛苦经营，也就逐渐
变成了一个个现代形态的桃花源。

我的家乡浙中古镇桃溪，因“有夹
溪桃千树而得名”，镇所在地陶村，是金
华市和武义县自然形成人口最多的行
政村，其中陶姓历来是“名门望族”。

《（民国）宣平县志》曾有记载陶氏祖先
从丽水迁来此处定居繁衍，民间一直口
口相传一些与陶渊明后裔迁徙相关联
的渊源故事。而且，全村六七十幢明清
古建筑、古民居大都与陶渊明有一定的
文化相连，如有建筑冠以“五柳遗家”，
有中堂称“五柳堂”，表明了陶氏家风的
源远流长。沉浸于中，你会感受得到

“桃花源”里与生俱来的处变不惊，不仅
是对传统的依恋，更有了面向未来的自
省与自信。

陶村双溪交汇流出村口的山坳里，
坐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
福寺，为江南已发现的元代建筑中最为
久远的孤例珍品。寺前溪水流千年，桃
花依旧笑春风。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等书中多
处提到这个深藏在浙中腹地的陶村。
又据曹汛《林徽音先生年谱》载：“（1934
年）11 月，与思成应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之邀前往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并
往浙江宣平陶村调查延福寺，考定其为
元泰定三年（1326）的建筑。”梁思成和
林徽因在此考察并居住了 9 天。我找
到了一张林徽因趴在延福寺大梁间测
绘时的照片，她无意间露出浅笑，“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

陶村有西溪、东溪两条小溪环绕合
抱。循西溪而上一公里处有学校“桃溪
中学”，枕山傍水而筑，校如其名，清澈
而响亮。我短暂的初中生涯在此度过。

学校脚下逐西溪而居的自然村叫“西
山下”，小桥流水良田美景展现无遗。唐
代金华籍诗人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诗句写的虽然是湖州市
郊西边的山，但此处颇为应景切题。

读高中时，全校公认的学霸兼校花
就来自陶村西山下，我与她同班同排不
同桌，也曾情不自禁怯怯瞥上几眼，断
不敢正视，更未曾说过一字。有几次周
末放学，远远尾随其后，从柳城到桃溪
又折返回到家，暮色早已笼罩大地。大
学毕业后各奔东西，始终未曾谋面。

“相见争如不见”，北宋司马光写有《西
江月》，从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
亦难”中语化出这一句，想来甚好。

当时有些漫不经心的经过，如在宣
纸上作画，墨迹干了，颜色也就淡了，但
印迹犹在，浅彩自然。

现在我时常会回忆起读书时的那
一幕，傍晚时分，站在校园高处眺望不
远处的炊烟升起，自忖劳作之余的父母
是否也在念及我，想象着充满希望而又
不确定的未来。

桃溪不作从容住
张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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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生活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江南

水乡的十三岁小小少年来说，县城是遥
远而神往的。其实只有四十华里路，现
在驾车一骑绝尘只需不到二十分钟。

十三岁前，我只去过两趟诸暨县
城。一次是十一岁时老娘生病住院，父
亲牵着我的手一早过浮桥、坐渡船，步行
十五华里到直埠火车站乘车，下车后心
急火燎直奔县城南门外西施殿（当时诸
暨人民医院住院部所在地，诸暨人把住
院叫作住西施殿）。

第一次进县城，只有两件事留下深
刻印象。一是医院病床床脚处有一摇手
柄，使劲摇动，病床便随之起伏不定，我
兴趣盎然，拼命摇动，乐此不疲，病床上
刚动完手术、脸色苍白的老娘笑斥：“好
歇了、好歇了，力气来得多呀。”

第二件事是老娘的同事黄菊英老师
带我们到人民照相馆参观。天热，正在用
手抹汗水时，黄老师一把将我拽过去说：

“傻瓜！风凉勿会乘格？”正诧异间，忽觉
头顶有凉飕飕的凉风吹来，顿觉神清气
爽。我们在江藻只见过机械厂的车间里
巨大的排风扇吹得人都站立不稳，却未曾
想电风扇从头顶也可吹风。黄老师乐呵
呵地拍我肩膀说：“小主头！（诸暨话小鬼
之意），今天开眼界了吧，这个叫吊扇。”

另一次是学校组织学工，安排全班
学生去县城化肥厂、机床厂学习，说实在
的，那次学习只是让我觉得化肥厂那满
脸煤尘的工人不比在江藻农田里劳作的
工人轻松，机床厂那锻压机发出的沉闷
声响有些唬人。

唯一觉得与老家江藻差距明显的是
县城的圆形副食品店（后来才知道城关
人都根据其外形叫圆店），里面琳琅满目
的奶糖、虎骨酒、小酥糖和气质明显高过
江藻人、脸孔白净的营业员。我隐隐觉
得：这才叫县里（乡下人对县城的尊称）。

二
机会终于来了。
江藻是个出产番薯的地方，因为土

质原因，江藻的番薯特别干燥、爽口，而
优质的番薯苗也成了那个时期江藻农民
最大的收入来源。

江藻的番薯苗，之前是限制流通的，
后来风头渐缓，才有胆大一点的贩销户
上门来收购，倒腾至县城或萧山临浦的
集市上贩卖，江藻田间、农户家的收购价
为每一捆（一百株苗）2 角钱左右，到县
城便成了3角左右。

那天星期六中午，在和老娘一道整
理好小山一样的番薯苗并靠墙垒好后，
老娘便嘀咕，说江藻的番薯苗才2角，要
是有人带到县里卖可多卖四五元钱。我
闻言灵光一闪，萌生了独闯县城的想法，
便立即向老娘说：何必要人家带，反正明
天星期天不用上学，我今天自己挑去卖
好了。

老娘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连说不
行不行，你爹不会同意的，给他晓得就骂
死了。

我人小鬼大，却会审时度势，觉得必
须在老父田间干农活回来前促成老娘放
行，否则待老父回来肯定没戏。

于是，我一面讲要到大风大浪中锻
炼的大道理，一面又讲何必要让商贩赚
这个钱，四五元钱对我家也是不小的收
入⋯⋯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喋喋不休半个
小时以后，老娘终于松口。我生怕老娘
变卦，利索地把五十捆番薯苗装入两只
人造革旧旅行袋中，然后用小扁担钩住
两头，迅速闪出门，边走边与老娘高喊：
你放心好啦，今天也走不到县里了，我沿
路找一家老爹为他们针灸过的病家投
宿，明天一早再卖番薯苗。

嘴上说着，脚下却丝毫不敢停留，生
怕老父突然提前回来，硬生生终止我的
独闯计划。

三
一路疾奔，也不觉得累，路过琢玉

坞，天已渐渐暗下来，想去曾到我家针灸
过的定康叔家投宿，想想还有被老父捉
拿回去的风险，一咬牙又往前走，走到大
侣公社六村，离县城只有五里地了，又冷
又饿，想到这个村里有个乃校伯是老父
针灸患者，便进村去找到乃校伯家。

乃校伯一家本已准备睡觉，见了我
这个不速之客大为惊讶，但仍是非常热
情，得知我还没吃饭，乃校伯母赶紧下了
一碗鸡蛋面，我狼吞虎咽，三分钟就吃了
个碗底朝天。

第二天一早便告别乃校伯一家进了
县城，因为此前已向乃校伯打听清楚，县
城贩卖番薯苗的小农贸集市就在副食品
公司那家圆店对面，我就直奔那处，边上
已有几摊也在卖番薯苗，我在地上摊开
塑料布放上一堆番薯苗，然后在台阶上
席地而坐。

后来来了一位大概是城郊的三十多
岁的也拎了一袋番薯苗的女子，想必是觉

得来了个同业竞争者，便一脸不屑地说：
哪里乡下来的？位置倒会抢咯。我心中
微微有气，初来乍到，也不敢大声回怼，只
是嘀咕一声：我是江藻人，哪里这地盘是
你们买下的？那妇人便不再理我。

到了八点左右，按 3 角钱一捆的卖
出去一半，太阳已高高升起，我心中开始
着急，此时，一位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过
来瞟一眼说：小主！便宜点，给你多买点
去。我问多少？他说2角6，我说你买二
十捆就按你说的价。那汉子扔下 5 元 2
角毛票拎起就走，我则一边看一眼边上
妇人的白眼，一边费劲地用手指头沾了
口水点毛票。

再过半小时，太阳已升得老高，剩下
的十捆番薯苗已开始发蔫，我心中发了
狠，见一个买主走过，便大声吆喝：老师
傅，番薯苗便宜点倒担掉啦（诸暨话一次
性处理之意）。那买主说：小主，再不卖
掉干瘪掉了，2角2分好倒担掉啦。我心
一狠，说：好吧，依你说为准。

人生第一单生意就此完成，不考虑
步行四十华里的人力成本，总还是比在
江藻多卖了几块钱。

四
卖完番薯苗，时间还早，我便肩上挑

着扁担，扁担头上挂着两只空袋，得意洋
洋、漫无目的地在县城大街上晃悠起来。

忽然闻到一股刺鼻的鱼腥味，原来
是到了南货日杂店门口，里面正在卸带
鱼。我知道：在江藻供销社里，带鱼是稀
缺东西，几条带鱼进来，还未摆上柜台便
给有头有脸的人分光了。我小心翼翼问
那系着布围裙的营业员：带鱼卖吗？要
凭票吗？

那老者倒和颜悦色，说：小主！店里
放到柜台的东西总是卖的，你要几斤？

我壮壮胆说：要两斤吧。在征得他同
意后用竹夹子开始挑大的往旅行袋里装。

那老者不乐意了，轻声呵斥：小主！
大小要搭匀的，你都挑大的，小的我们怎
么卖得掉？我连忙说我不懂规矩。

扁担一头钩着两斤带鱼出了南货
店，心中得意洋洋，心想江藻难得吃到的
带鱼买回来了，总还算能干吧？至少在
老爹面前可以将功补过，弥补一下擅自
独闯县城的胆大妄为。

再往下走，便是人民电影院，小黑板
上写着“今日新上映木偶戏《小八路》，票
价8分”，毫不犹豫买了票进去。

在江藻看的都是露天电影，第一次进
电影院，还未找到座位，电影开场，灯光暗
了下来，心中发慌，便拖住一位打着手电
筒的影院工作人员，让他领到座位上。

看完电影出来，兴奋点也过了，就打
道回府往江藻走，过了茅渚埠桥头，肚子
饿得咕咕叫，见有个人在卖熟番薯，便买
了两个充饥。

走过乃校伯家，天色渐暗，想想昨天
已是打扰，不便再去，便又往前走。

回去时没有了来时的亢奋和刺激，
倦意渐生，步履也就沉重起来，好不容易
撑到琢玉坞再也走不动了，便到来时本
想去投宿的定康叔家。

他们也是惊讶，然后客客气气，烧了
三个糖汆鸡蛋加切成小片的年糕。

定康叔的儿子与我同龄，也是十三
岁。晚上就与他同睡一张床。他听我讲
木偶戏《小八路》中的情节，津津有味，到
后来，两人都累了，都进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有线广播响起，我刚洗
漱完，定康叔的儿子便缠着要我继续讲

《小八路》，我手舞足蹈讲得正在兴头上，
忽然他的脸色尴尬起来，笑容僵住了，我
回身一看，一下子大气都不敢喘，只见我
老父阴沉着脸站在我身后。

原来，前一天傍晚老父从田头回家，
老娘告知他我独自去县城卖番薯苗去
了，老父大为光火，家中连自行车都没
有，他也束手无策。到第二天晚上还未
见我回，心急如焚，第三天一早，一路追
踪，把我可能留宿的去处逐一问询，终于
把我堵在琢玉坞。

老爹咬牙切齿，从牙缝里迸出一句
话：小主！胆子太大了。

我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不敢吭
声，一路低着头被老父押送着回到家中。

刚进门，老娘便泪眼婆娑地迎了上来，
说：“你总算回来了，你爹前天晚上凶巴巴
像要生吞了我，说你怎么这么胆大，敢放一
个十三岁的孩子去县里卖番薯苗？你爹从
来没有骂过我，这是第一次⋯⋯”

我不敢吭声，任由两老数落。
待他们平静下来，我报了第一次进

城经商的账目，交上头天晚上已叠得整
整齐齐的毛票。

当然，待中午老娘把带鱼煎得香喷喷
端上来时，表扬声已渐渐多过了批评声。

时隔四年，我怀揣招工通知书，以小
县城新主人的身份进了诸暨茶厂。在诸
暨城里二十五年后以非创业者身份进了
杭州，四年后又去了北京。在外断断续续
九年，最后兜兜转转还未告老便又还乡，
又回到无比熟悉、无比亲切的小县城。

十三岁
独闯县城记

陈永新

寒霜过，甘蔗俏。秋冬时节，地里的
甘蔗枝干圆墩粗壮，枝叶翠绿，茂密如
林，远远望去，犹如青纱帐般气势壮观。

有一年深秋，去义乌调研途中，被一
片甘蔗林所吸引，走进甘蔗丛中，两米多
高的甘蔗枝干上端，绿叶随风摆动，抬头
仰望，蓝天、白云、绿叶，景色宜人。

此时，甘蔗紫红外皮，尽显尊贵质
感。甘蔗有紫皮、青皮之分，宋代苏轼

《甘蔗》诗句“生啖青青竹一排”中的青
竹，就是青皮甘蔗，义乌一带，多为紫皮
甘蔗，常用来制作当地有名的义乌红糖。

记得小时候，糖很稀缺，甜美的甘
蔗是小孩们喜爱的水果。甘蔗上市之
时，父亲会从远郊买来许多甘蔗，刚买
来的甘蔗大都带着青叶，有一股清香，
待到开吃之时，兄弟几个会迫不及待地
围上前去。甘蔗去皮，切成小段，一口
咬下，汁水四溢，甘甜的味道，有甜到心
窝的感觉。

甘蔗，除了生嚼，也可煮汤吃。在
南方，甘蔗与鸡、排骨、鱼炖汤很常见。
记得小时候，奶奶常用甘蔗煲排骨；每
逢过年，奶奶会用甘蔗炖羊肉，鲜美浓
汤出锅，甘蔗淡淡的清香，十分诱人。
甘蔗可制各种糖水，与马蹄、雪梨搭配，
清甜滋润。冬季，甘蔗烤过吃，也是南
方常见吃法，甘蔗烤热后，削皮食用或
榨汁热饮，气味芳香，口感温润。吃完

后留下的甘蔗渣，晒干，可用来作为熏
制腌腊肉的燃料，熏后的腊肉，有丝丝
的甜味。

甘蔗食用历史悠久，在先秦时期，
甘蔗称为“柘（zhè）”，屈原《楚辞·招
魂》中有“胹鄨炮羔，有柘浆些”句子，是
说炖甲鱼烤羊羔之时，常蘸上新鲜甘蔗
糖浆。汉代，甘蔗又称“甘柘”、“诸柘”，

“甘蔗”一词出现较晚，大约出现在六朝
时期。

甘蔗，汁多味甘，在中古以前，是上
层社会高级水果。宋代，吃甘蔗十分讲
究，据林洪《山家清供》记载，当时有一道

“沆瀣浆”，是将甘蔗与萝卜切块，一同烂
煮成汁，能润肺生津、宁心安神。清代，
据烹饪书籍《调鼎集》记载，有一种美食

“假杨梅”，由甘蔗制得：“甘蔗去皮，取心
削圆，洒红色，或拌洋糖、姜卤，内放带叶
小梅条一、二枝，俨与杨梅无二。”

甘蔗自古是食疗佳品，中医将甘蔗
列入“补益药”，称甘蔗汁为“天生复脉
汤”。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甘蔗可
清热生津、泻火热；凡虚热咳嗽、口干涕
唾，可用甘蔗汁煮粥食疗，每日二次，极
润心肺。秋冬时节，气候干燥，甘蔗能
清、能润，是秋冬令养生之佳品。因此，
民间有“秋冬甘蔗赛过参”谚语。

古代，甘蔗常用来酿酒。西汉枚乘
《柳赋》中的“金浆”，就是甘蔗汁酿成的

美酒。当时甘蔗酒以“金浆”命名，足见
其身份高贵。汉代，金浆酒主要在上层
社会流行。晋代，饮用甘蔗酒开始在民
间流行。古代，甘蔗酒色泽金黄，口感
醇厚，由于古法酿造工艺复杂，出酒量
低，因此弥足珍贵。至今，在北方一些
地区，甘蔗酒仍是逢年过节送礼必不可
少的美酒。

在古代，甘蔗汁常用来制成软糖
（蔗饴）。甘蔗制蔗糖历史悠久，早在
汉代杨孚《异物志》中就有描述。蔗
糖有红糖、白糖、冰糖之分，红糖自古
是滋补佳品，对女性尤为适用。杭州
有句老话，叫“女子不可百日无糖”，
是 说 女 性 一 生 离 不 开 红 糖 的 滋 养 。
在上世纪 60 年代，家中有人生孩子
坐月子，前来送礼之人，红糖是必备
之礼品。

过年吃甘蔗，一年甜到头。在古
代，春节有吃甘蔗习俗，甘蔗有节，味道
甜美，过年吃甘蔗有来年“节节高升”、

“生活越过越甜蜜”寓意；老杭州人过
年，买来的甘蔗，喜欢连叶带根，有“有
头有尾”寓意。

作家汪曾祺散文《昆明年俗》中
曾提及昆明过年，有甘蔗“抵门杠”习
俗 ，是 在 除 夕 夜 用 两 株 甘 蔗 顶 在 门
上，有“好事成双”寓意，到除夕跨年
时刻，有“翻梢”守岁习俗，是把“抵门

杠”的甘蔗颠个筋斗，有“来年翻身”、
“时来运转”寓意。甘蔗甘甜，古人常
用“蔗”来比喻甜美 ，用“蔗尾”比喻
先苦后乐、有后福，“蔗境”则比喻人
的晚景美好。

宋代，有用甘蔗制成熏香习俗，宋
代陆游《闲中颇自适戏书示客》诗句中
提到的“穷四和”，又称“小四和香”，以
甘蔗渣、荔枝壳、干柏叶、枣核等材料制
成。“小四和香”之名由名贵熏香“四和
香”而来，“四和香”四味配料沉香、檀
香、龙脑、麝香均是昂贵香料，故称“贵
四和香”；相对于“贵四和香”，“小四和
香”价廉物美，香亦清雅，是文人喜爱的
熏香，被文人戏称为“穷四和”，由于配
料均来自山林草木，故又称“山林穷四
和香”。

杭州人自古有“劈甘蔗”比输赢习
俗。记得小时候，甘蔗上市季节，在巷
子里，常有人进行“劈甘蔗”比赛。比赛
之时，将甘蔗竖直平衡，用镰刀口对准
甘蔗，由上往下劈开甘蔗。“劈甘蔗”比
赛有约定规则：以每次劈开的甘蔗长度
累计总长度，长者为胜，当甘蔗倒下不
得再劈。“劈甘蔗”一要看准头，二要有
腕力，三要有胆气，为了取胜，在劈蔗之
时，须屏气凝神，用刀尖压住甘蔗梢头，
然后蓄势发力，以势如破竹之势，用力
快速劈下甘蔗。

秋冬话甘蔗
孟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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